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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共和国的四个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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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其实就是构成这个社会的阶层、人群发生的变化。在建

国以来的六十年里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共发生四次大的变迁，我把它称作共和国的四个

实验。 

 

共和国建立的前二十几年是“打碎阶级结构”的实验。这个实验不是中国首创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这个概念，但是我们打碎得比较彻底，农村被打碎，所有地主的土地都

被重新分配。打碎结构引起了一个大的问题，原来农村的结构、文化载体、价值观载体

都被摧毁，这是今天农村混乱、没有信念的最主要原因。 

 

共和国的第二个实验是“恢复结构”实验，花了30年。中国很幸运，当年打碎结构

的时间并不长，农村打碎的时间长一点，城里直到1956年民族资产阶级被打碎。1978年

开始恢复结构，邓小平把荣毅仁、王光英这些人请了出来。就是因为这一代人还活着，

社会记忆还没有丧失，所以这30年恢复结构能够成 功。 

 

在恢复的过程中也曾经产生过很多争议。改革最初的时候，邓小平恢复知识分子的

地位，中组部天天下文件，直接提工资、恢复工作，叫做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待遇。有

一段时间工人并不满意，他们认为是工人创造了财富，知识分子并不创造财富。1984年

《中国青年》发了一个问卷，测两个指标，一个是声望地位，一个是收入地位。问卷回

收了7万份，结果是个体户收入最高，但声望最低；研究生声望最高，虽然研究生其实并

不是一个职业。这说明有一个阶段里出现了很复杂的局面，到今天社会结构应该说基本

上恢复了常态。 

 

第二个实验，从分层的角度看，实际上解释的是谁得到了什么，而毛主席的时候是

强调哪些阶级不应该得到什么。 

 

第三个实验是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中的配置方式实验，过去是一种配置方式，今天是

另一种配置方式。从分层的角度讲，这个是研究“怎样得到的”，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我算了一下，今天大概有5种得到资源的方式。 

 

第一种是市场的配置，我们改革以后引进了市场机制。与此相反，在改革之前我们

曾经想用政府行政方式来配置，这也有合理性。但当时的分配更多强调身份的配置，身

份配置也有其不公平的方面。 

 

其次是政府继续有作用，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来论证，在中国，政府政策居然可以

创造结构。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就是政府当年的政策文件决定的。 

 



 

第三是政府配置资源，大体上是通过公共政策配置，而私人权利配置不合理的因素

会更多。 

 

第四个配置是单位配置。 

 

第五个是关系的作用。社会学研究的关系很复杂，有强关系、弱关系、潜在关系等

等。我曾经提出两个假设，关系究竟是聚财了还是疏财了？很奇怪，两个方面都有，不

管怎么样，关系对资源的确起到了配置作用。 

 

最后一个实验是缓解工业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实验，这是我们今天碰到的。改革以后

推进市场工业化、城市化，全世界的实践经验都证明这个阶段是社会矛盾比较激化的时

期，必须采取缓冲机制。我曾经提过5种缓冲机制，一是基层政府，包括村委会、街道

办；二是传统单位缓解矛盾；三是传统的政治身份，我们仍然有传统的政治身份群体；

四是保障机制；五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通过家庭来做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疏解，家庭

关系也配置资源，一个人富了以后，父母常常出面，让有 钱的人给没钱的人，家庭就把

资源给配置了，这是中国特色。 

 

这是共和国在过去60年里完成的四种实验，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出我们社会结构的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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